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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回  訪桃源老翁逢煙妓　逛名園主筆遇仇家

　　前書說到倪伯和在樂行雲院中飲酒，因要親王熙鳳的嘴，撲了個空，連人帶椅，跌到在地。曾壽伯等上前攙扶，見他口吐白

沫，雙目緊閉，頓時大驚失色。看官門休得驚慌，倪伯和並未跌壞，因他上了些年紀，素有痰疾，此日飲酒過多，胃中容納不下，

他身子倒地時，痰酒一齊湧將出來，腦筋一亂，覺得頭昏目眩，開眼不得。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扶起，阿林寶遞過一把熱手巾，壽伯

替他抹去了面上塵土，口角痰沫，又要一碗鹽湯給他喝了，才覺略為清醒。王熙鳳忍著笑，向他千對不住萬對不住的賠罪，眾人都

含笑看著他。伯和自知方才得意忘形，鬧出笑話，此時不勝羞愧，假充沉醉，低頭閉目，不作理會。眾人知他住在孟淵旅社，離此

不遠，都勸伯和送他回去了再來，行雲也不願意留這醉漢在座，恐他再嘔吐出來，糟蹋地方，情願教自己包車拖他回寓。壽伯聽

了，便與一個朋友，叫尤儀芙的，攙伯和下樓，坐著樂行雲的包車，緩緩的拖出清和坊。曾、尤二人在後相隨，也算伯和有福，初

來上海，便得乘坐這一部時髦倌人的嶄新三彎頭橡皮包車，在大新街大出風頭。路人見伯和土老兒般的人，坐著這部包車，都覺十

分詫異，嘖嘖稱奇不已。伯和也自知不配坐這部包車，因自己身子臃腫，此車坐身狹小，坐下去很不舒服，只因裝作酒醉，只得由

他們調度。到了孟淵旅社，曾、尤二人扶他下車，送進裡面，命從人服侍他睡下，才談笑著回轉行雲院中，重複開懷暢飲不提。且

說倪俊人這天傍晚時，也曾到過孟淵旅社，伯和的從人回說，主人已與一個姓曾的出去了，俊人知是壽伯，便命從人侍他回寓，說

我來過了，從人答稱曉得。俊人出了孟淵旅社，徑往小花園留春總會，找尋一個朋友，這朋友正叉著麻雀，見了俊人，便說：「方

才我已替你接頭過了，目下上海這班新劇家，身價已非昔比，在先只消每人開消他兩角小洋車資，吃一頓白飯，都情情願願，做雞

做狗，由你分派。如今有了安身之處，都目空一切，忘卻本來面目，我也不願意請教他們。恰巧有一班人，昨兒才由嘉興回來，聽

說隔幾天就要到寧波去演戲，我與他們領班的一談，後天日夜戲價，他知是你的事，也不敢多要，只消兩元梳頭費，十元班底，五

元布景費，社員每人小洋五角，吃兩餐飯，准日夜排演家庭新戲，還可外加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。我因他索價不貴已代你答

應下了，後天早晨十點徑到徐園，他們的飯菜可要預備的。」　　俊人應道很好，又問聽說江北空城計是什麼東西？那人笑道：

「那是他們告訴我的，我也不明白是什麼東西呢。」俊人大笑，向這朋友稱謝而出。回轉卡德路公館，告訴姨太太新戲業已定好，

姨太太聽了，喜不勝言。次日俊人親到徐園，佈置一切，足足忙了一天，伯和那邊並未去過。伯和在棧吃罷飯，等等俊人、壽伯二

人一個也不到，自己很覺納悶，便喚茶房進來，問他上海地方有幾處可以玩玩。茶房笑說上海可玩的地方多呢，茶坊、酒肆、戲

館、書場，不可勝數，還有張園、愚園兩處花園，客人若愛嫖，有長三么二野雞花煙館半開門等去處，都可以玩玩的。伯和笑道：

「那些混帳地方，我這麼大年紀，還去玩他則甚！若說茶坊酒肆，一個人去，又很沒情趣。張園昨兒已經去過，並無可觀，料想愚

園也大略相似，還是聽戲罷。」茶房也說果然聽戲好，恰巧今天是禮拜六，各處戲館都有日戲，新新舞台的戲很好，客人何不去看

看。伯和道：「新新舞台在什麼地方？」茶房道：「在二馬路。」伯和道：「二馬路又在什麼地方呢？」茶房笑道：「這裡是三馬

路，前面一條便是二馬路了。」伯和搖頭道：「難難。我上海的路一條都不認識，如何是好？」茶房道：「這個客人不消愁得，上

海不比別處，一出門口便有車叫，只要身邊多帶些錢，無論何處，向車夫說了，他們都認得的呢。」

　　伯和點頭稱是，當下便取出一百個銅元，攏在袖內，吩咐從人，若有人來找我，回他到新新舞台看戲去了。出得門來，見有一

部黃包車停著，伯和叫他到二馬路新新舞台，車夫知他不識路徑，要他一角洋錢，伯和還他八十文，坐上車，那車夫先拖他朝東

走，走了一段，轉變向南，又折向西走，一會兒又朝北奔，伯和坐在車上，暗想上海人走路原來愛兜四方圈子的，到了新新舞台門

首停下，給過車資，伯和昂頭，見黑板上日戲價目，寫著起碼八十文，暗說好便宜的戲價。這時有一個穿灰色布棉袍的人，上前招

呼，問他可是看戲。伯和見他手中拿著幾張戲票，知是賣票的，便說正是。那人又問幾位？伯和道：「一個人。」說時數了八個銅

元，向他買一張起碼，那人聽了，理也不理，回身便去招呼別人。伯和勃然大怒說：「這賣票的豈有此理，黑板上明明寫著起碼八

十文，他為什麼不賣給我呢？」

　　旁邊有個人知他不諳戲館章程，告訴他說，賣票的手中只有包廂正廳票，起碼要在櫃台上買的。」伯和方才明白，便在櫃上買

了一張起碼票，到得裡面，見這所在離戲台很遠，而且又偏在一邊，初進去覺得眼前烏漆漆的，看不出座位，定了一定神，才看見

有個空座，卻在一個婦人旁邊，別處都已擠滿。伯和無奈，只得挨上去坐了。忽然有個茶房走來，問他茶泡紅的淡的？伯和要紅

茶，那茶房送茶時，隨帶一張戲單，鋪在他面前。伯和掏出兩枚銅元，給那茶房，那茶房說要一角小洋，伯和跳起來道：「怎麼茶

錢比戲錢貴了？」那茶房指著戲單道：「客人請看，茶錢樓上樓下一例的。」伯和見戲單上明明印著香茗每壺小洋一角，無可奈

何，只得再添了十個銅元，口中連說晦氣。一面看戲台上正做龍虎門。座旁那個婦人，偏說是關老爺殺張飛。伯和忍不住好笑，見

那婦人年紀約在三十左右，粗眉大眼，面上粉撲得雪白，兩頰上胭脂紅得十分可愛，頭上戴滿了花朵，一陣陣香風撲鼻，身穿寶藍

花緞棉襖，月白色中衣，下面金蓮是大是小，因人擠得多了，而且下面暗黑，故此看不清楚。在她旁邊還有一個娘姨打扮的老媽

子，嘻著一張皺臉兒，也說今兒的張飛比前幾天的張飛更難看了。伯和聽他們講的是一口揚州白，知他們也和自己一般是客邊人，

想到萍水相逢，盡是他鄉之客，不免有些同病相憐，當下便告訴她，這戲中並無關老爺、張飛在內，紅臉的乃是趙匡胤。婦人聽

說，向他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哦，原來是趙匡胤。當年有個趙匡胤送妹，大約便是他老人家了。」

　　伯和道：「對咧。」那老媽子聽了，也說：「我也這般想，記得關老爺還比他胖些呢！」伯和笑道：「胖瘦乃是扮的人，與戲

情不相干的。」那婦人也笑說：「這位老爺的話不錯，胖瘦原不相干的。還沒請教老爺貴姓？」伯和說姓倪，那婦人便叫倪老爺，

伯和十分得意。那婦人意欲倒茶給伯和喝，因自己沒泡茶，只得把伯和的茶倒了一杯，奉與伯和，伯和接時，見她手底心胭脂染得

鮮紅，不由的心中一動，暗想昨夜那個王熙鳳，雖然打扮得比她時髦，似乎還不如她穩重，不料今兒在這兒看戲，有此奇遇，因即

問她名姓。婦人說姓王，名喚金寶，住在後馬路盆湯弄。老媽子是她乾娘。伯和聽了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金寶也曲意承迎，伯和好生

歡喜，見旁邊許多人向他觀看，心中占量這班人都在羨他的豔福，暗說你們莫瞧我老頭子不起，我在湖南地方，也是有財有勢的

呢。不一會戲文完了，伯和還端坐不動。金寶道：「倪老爺我們一塊兒走罷。」伯和道：「天快黑了，我們既在裡面，何不帶看了

夜戲回去。」金寶笑說：「看夜戲仍要買票的呢。」

　　伯和聽了，慌忙站起道：「原來看夜戲要另外買票的，我還道和日戲一起的呢。」說著出了戲館，伯和借光偷眼看金寶那雙小

腳，約有五寸半光景，穿著藍竹布襪兒，墨綠幫繡花弓鞋，足尖蹺得高高的，腿上還纏著一副大紅紗帶，把褲腳管扎住，大有北地

胭脂氣概。伯和暗暗喝采，金寶見他呆看，便把棒槌般的玉手搭在他肩頭道：「倪老爺沒事，何不到我家去玩玩。」伯和早有此

意，聽她一說，喜不自勝，沒口的答應說好。金寶即忙喚了兩部黃包車，講明四十文到後馬路盆湯弄，他與老媽子合坐一部，在前

引路。伯和獨坐一部，跟隨在後，沿著大馬路一直朝東。伯和坐在車上，放眼看馬路兩旁，行人如織，那電車、汽車、馬車，更掣

電追風般的往來不絕。伯和深恐自己與金寶的車輛相失，故此時時留心前面，卻又恐後面汽車、馬車相撞，因此不住的回頭觀看，

一個人照前顧後，好不忙碌。黃包車在湯湯弄口轉彎，不多路已到金寶門首，伯和下車，搶著替他們給了車錢，金寶的乾娘讓他裡

面坐。伯和抬頭一看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只見她這屋子，乃是一開間的沿街門面，堂中擺的一張白木桌，桌底下橫七豎八放著幾條板

凳，有半條拖出外面，坐著一個比金寶乾娘年紀更大的老媽子，一雙手塞在馬甲縫裡，哭喪著臉兒，兩眼不住的觀看街上來往行

人。靠門口幾條凳上坐幾個與金寶年紀相仿的女人，都打扮得花枝一般，有的低頭自做活計，有的蹺起大腳，手拍著腿兒，高唱揚

州小調。對門隔壁幾戶人家，都與此間相仿，一般的門口坐著婦人，三個五個不等。伯和暗說奇怪，這般冷天，那班人難道還坐在

門口乘涼不成，看來有些形跡可疑，而且自己與他們非親非戚，無故擅入人家，給他們男子拿住了，可不是頑的。想到這裡，很覺



猶豫不決，不敢進內。經不住金寶和她乾娘兩人，一前一後，推推挽挽，把他一直拖進房內，房中十分黑暗。金寶慇懃讓他在床沿

上坐下，伯和覺得一股咸羶腥氣刺鼻，還有一般臭氣，很是難聞。金寶的乾娘七忙八亂划洋火點燈，伯和見房中地位狹小，陳設毫

無，自己坐的那張床，床前安著一隻矮幾，幾上擱著洋燈，那一邊還有一隻淨桶，此外別無他物，伯和更覺疑惑。暗想這地方很不

像個住家模樣，聽說上海地方有幾處借著女人做圈套的，我初到此間，不可上了他們的當，還以出去為妙。想著站起身意欲走時，

金寶慌忙攔住說：「倪老爺哪裡去？」

　　伯和道：「這時候天快黑了，我還有正經未乾，故此不得不回棧房去。」金寶道：「天黑不打緊，老爺既來了，何不坐一會兒

走呢。」伯和道：「遲不得，改日再來罷，今兒有擾了。」金寶道：「那卻不打緊，不過今兒的錢，請老爺付了去。」伯和驚道：

「我並沒欠你的錢埃」金寶笑道：「並不是老爺欠我們的，不過我們這地方非錢不行，老爺既賞光到我們這裡來了，多少須要賞幾

個錢兒。我們吃了這碗飯，也是沒法，有了客人，沒錢是不能交賬的。」伯和聽了這幾句不明不白的話兒，更覺詫異道：「你們吃

的又是什麼飯呢？難道天天吃大菜的？」金寶聽說，笑著把伯和的鬍子捻了一下道：「我們吃的是什麼飯，你老爺自己看罷，難道

還不明白嗎？」伯和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你們這裡起碼要多少錢？」金寶道：「那卻沒一定，三塊五塊十塊八塊，由老

爺賞賜便了。」

　　伯和聞言，吃驚非小，暗說糟了，方才我出來只帶得一百個銅元，除坐車用去八十文，看戲用去八十文，泡茶用去一百二十

文，到這裡來時兩部車又花了八十文，如今一古腦兒只剩得六百四十文錢，怎夠開銷，因道：「這筆錢拜煩你上一上帳，待我改日

送來何如？」金寶躊躇道：「這事如何使得。」伯和道：「實不相欺，我身邊只有六百四十文錢，只恐不夠，如何是好？」金寶

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便拿出這六百四十文錢罷，少幾個我給你貼補便了。」伯和聽說，喜出望外，慌忙掬出那包銅元，遞給金寶，金

寶接過，一五一十數足了六十四枚，揣在懷中，笑嘻嘻向伯和道了謝，還說倪老爺改日沒事請過來坐坐，我們這裡待老客人是格外

克己的。伯和更不回言，回身便走，奔到街心，見金寶也跟著出來，倚在門口，帶笑向他招手。伯和不覺倒抽一口涼氣，喚一部黃

包車坐了，回轉棧中。只見他從人正與一個人講話。伯和見是壽伯，好生歡喜，一面命從人拿六個銅元去開銷車資，一面問壽伯什

麼時候來的？壽伯笑道：「我來得還不滿一分鐘呢。今天飯後，本要請老伯聽日戲去的，不料早上我們都督接到了北京政府來的一

封電報，說要將上海軍政府撒銷，還要召都督北上，故此我們都督喚我去商酌善後事宜，這時候才議罷出來，不料老伯已看過日戲

了。」

　　伯和道：「正是呢，我因等你許久不來，才到新新舞台台看日戲的。」壽伯道：「今兒的日戲好長啊，這時候才散常」伯和聽

說，臉一紅道：「果然散得遲了，但不知將來軍政府裁撒之後，你們還是到北京去謀事呢？還是仍留上海？」壽伯道：「為了這件

事，我與都督也曾大費研究。因軍政府裁撒之後，飯碗落空的人一定不少，若將這班人如數帶往北京，連都督自己還未決定主意，

焉能得這許多位置，安插那班私人。若將這班人丟在上海，又覺於心不忍，還恐他們大吃大做慣了，一旦鬧出事來，連累都督。好

在此輩在軍政府成立期內，都已吃得飽飽的了，料想閒散十年八年，還不致生事，故此都督決意獨自北上，我與幾個同志，代他料

理善後各事，一時不能遠離上海。恰巧老伯在此，我們趁此可以多盤桓幾天了。」

　　伯和道：「那卻再好也沒有。只恐你有事在身，抽不出空，若為著我在這裡，要你陪我玩，累你誤了公事，那可決決使不得

的。你若有事，盡可請便。好在我獨自一人，也能找戲園子去聽戲散心的。」壽伯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所說善後，不過名色而已。其

實軍政府辦事，一塌糊塗，莫說善後，連前也萬萬善他不了。況且都督一時還不走，一則因三妻四妾伴慣了，脫不了英雄氣短，兒

女情長兩句古話，怎捨得孑身就道。二則還有一件事未了，這事大約一二日間即可著手，將來老伯的看戲東道，都由小姪擔承便

了。」伯和道：「沒頭沒腦，什麼事啊，又與看戲東道什麼相干？」壽伯笑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今夜我請老伯到王熙鳳院中吃

酒，一則為昨夜老伯壓驚，二則也算作一個現成月老，將來還要叨擾老伯的喜酒呢。」伯和聽說，笑了一笑：「你莫混說罷，我這

麼大年紀了，難道還去乾這個把戲嗎！」

　　壽伯道：「那原是逢場作戲之事，又不要你老人家真的去嫖她，不過攀了相好之後，將來隨時可以去坐坐談談。有時在席面上

叫叫局，不致央人家庖代。若說要你老人家真去落水，小姪萬不敢，想老伯也決不至此。今天仍是小姪的東道，請你老人家不必推

辭了。」伯和笑而不言。壽伯催他快走，伯和即忙開了竹箱，取出一件品藍色摹本緞灰鼠皮袍，一件天青緞對襟大袖洋灰鼠出鋒皮

馬褂，一雙鵝黃色套換上，又在網籃內找出一雙三套雲頭的鑲鞋穿了，才隨著壽伯搖搖擺擺的向三馬路王熙鳳家而來。一路行著，

伯和問壽伯今天還有那幾個客？壽伯說：「仍是尤儀芙、胡復漢、談國魂、李美良、吳楚雄等五人，他們與我一同出城的，大約已

先在那邊了。」伯和知是昨夜那幾個寶貨，心中暗忖我今兒決不能再上他們的當，灌下許多黃湯，鬧出笑話，惟有滴酒不飲，方為

上策。正想著，忽聽壽伯說到了，伯和站住，見是沿馬路的石庫門，中間弔著王熙鳳的玻璃招牌。跨進門口，已聽得房中多人說

笑。有一個人說「少停豁拳時，須叫倪老兒排莊，我們車輪戰，非得灌他一個原貨出口不止。」又一個人接口道：「少說些，提防

快來了。」

　　話猶未畢，果然相幫的高喊客來，王熙鳳撩起門簾，說倪老爺、曾二少來了。儀芙聽說，探頭出來道：「原來倪老伯來了，我

們已等候許久咧。」說著伸手挽著伯和袍袖，說請進來罷。伯和才跨進門，眾人便一陣大笑，說今天倪老伯穿得好體面行頭，大約

是預備做新貴人來咧。伯和不覺臉上一臊。壽伯忙說：「列位放尊重些罷。」又向伯和道：「老伯莫聽他們的話，這班人都是胡鬧

慣的。」伯和也笑道：「不打緊，愈鬧愈有興致。」王熙鳳見伯和穿著大袖馬褂，便道：「倪老爺可要寬衣？」伯和道：「使得。

」一面寬下馬褂，王熙鳳親自摺好，開了衣廚，放入裡面。伯和見她櫥中衣服堆得滿滿的，都是顏色鮮明，非綢即緞，不覺暗暗吐

舌道：不料一名妓女，竟有這許多衣服。在我們湖南，便是大家閨秀，也不及她萬一。人言上海人奢華，果然大有意思。想到這

裡，頗為感慨，便在外國靠椅上坐下。早有娘姨送茶絞手巾過來，伯和拭罷面，王熙鳳又將一隻高腳玻璃瓜子盆端在伯和面前，柔

聲道：「倪老爺請用些瓜子。」

　　伯和因門牙脫落，不能嗑瓜子，今見熙鳳勤殷奉勸，卻之不恭，只得抓了一把。熙鳳又開廚取出一支金水煙袋，奉與伯和。伯

和此時一手執著茶杯，一手抓著瓜子，兩隻手都不得空，頗覺進退為難。幸得所抓瓜子無多，那幾個手指頭尚能活動，便用三個指

頭去接熙鳳手中的煙袋，誰知今天這枝水煙袋，乃是金的，不比昨夜樂行雲院中銀水煙袋分量輕，熙鳳一脫手，伯和便覺得手指頭

上一沉，恐他墜落，忙用力捻住，誰知指上一使勁，不由的手掌一鬆，只聽得淅淅落落一陣響，瓜子已散了一地。伯和暗說慚愧，

即忙站起身軀，把茶杯在放椅上，俯身拾取瓜子。熙鳳忙說：「倪老爺，不必拾咧，盆子內還有呢，地下的叫娘姨掃去罷。」

　　那娘姨聽了，即在房門後取出蘆花帚，將地下的瓜子掃開。熙鳳見伯和還滿臉紫漲，彎腰曲背的站著，便道：「倪老爺請坐

罷。」伯和聽說，重複倒身坐下，忽覺尊臂下有個硬邦邦的東西一碰，便聞喀嚓一聲，頓時熱氣騰騰，水流滿地。伯和不覺直跳起

來道：「啊呀不好了。」壽伯等一班人，正圍著熙鳳的大姐阿金姐取笑，聽伯和一聲怪叫，都吃驚非小，慌忙過來觀看，卻原來伯

和把一隻茶杯放在椅上，坐下時忘卻取起，將茶杯坐碎，而且沾了一屁股的水。眾人見了，又是一陣哄堂大笑。伯和更覺羞愧，壽

伯恐他難受，忙命娘姨們排席，自己拿了一疊局票，叫眾人叫局，多多益善。忙碌了一會，局票寫完，檯面已排妥，壽伯便請眾人

入席。仍是伯和上坐。今天伯和處處留意，門面杯照例敷衍幾口，不敢多飲。雖經眾人竭力相勸，伯和終以量窄為辭，因此眾人竟

奈何他不得。熙鳳也向伯和附耳道：「倪老爺今晚飲酒，千萬不可過量，他們早已議過，要灌醉你，少停若教你豁拳，你更不可聽

他，他們人多，你只一個人，便是豁個平手，他們一人一杯，你卻要六杯呢。」

　　伯和進院時，早已聽得明白，及聞熙鳳之言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便帶笑向她點頭。儀芙眼快，看出他二人的舉動，嚷道：「王熙

鳳靠不住，有恩情話何不到床上去講，卻在眾目昭彰之地，說些什麼，你把這許多迷湯灌下去，仔細將倪老伯灌酥了呢。」熙鳳釘

了儀芙一眼道：「尤大少偏有這許多促狹話，什麼迷湯不迷湯，我們是不懂的。」儀芙道：「懂也罷，不懂也罷，來來來，今天是



倪老伯的吉期，我們各人奉他一個合巹杯。」眾人聞言，都說贊成。伯和著慌道：「不不不可不可，小弟量狹，昨兒已經丟丑過

了，今天萬不能再多飲酒。況且小弟上了些年紀，素有痰疾，昨兒也因飲酒過量，故此咳嗽了一夜，今天只可心領各位的情，決不

敢再飲，還求諸位原諒。」李美良道：「不飲何妨。記得古人有言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倪老伯今天一杯不飲，明明是不把我們當作

朋友了。」伯和忙道：「這這這個小弟決決不敢。既然李先生如此說，小弟敬領一杯便了。」　儀芙笑道：「那才不愧前輩先生。

」說著滿滿的斟了一杯，奉與伯和，伯和一飲而盡，眾人齊叫一聲好。儀芙又滿斟一杯道：「今天為倪老伯合巹之期，理宜飲一個

成雙杯，以取吉兆。」眾人說：「此言有理。」伯和無奈，只得再呷乾了。儀芙笑道：「我的責任完了。」美良道：「且慢。目今

世界大同，共和主義，倪老伯應該一視同仁。剛才既已飲了儀芙兄的賀酒，決不能不領我們的情，我們不多不少，每人敬一個成雙

杯，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」此言一出，眾人齊聲附和，伯和紅漲了臉道：「這個要求諸位原諒，小弟萬萬喝不下了。並非不領諸位

的情，實因小弟力不足也。」美良只是搖頭，在儀芙手中接過酒壺，滿滿的斟上兩大杯，口中不住說快來乾了罷，不用客氣咧。急

得伯和滿頭是汗，打恭作揖道：「請李先生饒了我罷。」

　　旁邊壽伯看得十分過意不去，站起身來道：「美良兄聽我一言，這位倪老伯年紀大了，而且又有痰咳之疾，多飲了酒，於衛生

上大大不宜，兄弟斗膽，這兩杯代他喝了。餘下諸位，都由倪老伯心領，兄弟代懇一個情何如？」說罷，把兩杯酒一口一杯的呷乾

了。美良還不肯依，恰巧他相好的妓女妙玉樓來了，無心再與伯和胡纏，假意說聲只此一遭，下不為例，便回身同著妙玉樓搗鬼去

了。這邊眾人各向自己的相好尋歡取樂。壽伯雖是主人，卻教熙鳳陪著伯和，自己仍叫樂行雲的局。伯和今天裝得十分穩重，一則

鑑於昨夜的覆轍，二則恐眾人向他取笑，自己不是這班滑頭少年的對手，故此除卻與熙鳳談些閒話之外，連手腳也不敢輕動。熙鳳

也知他是個靠得住戶頭，便放出那欲取姑與，不即不離的手段，弄得伯和又愛又敬，當她是個天仙化人一般。直到席散之後，猶戀

戀不肯歸去。被壽伯三番五次催促，才沒精打采的回寓。次日乃是俊人家喜事，一早便有馬車到孟淵旅社來接伯和。伯和仍穿著昨

夜那套衣服，坐了馬車，徑到徐園。俊人的幾個知友錢如海、魏文錦、趙伯宣等，都在那邊幫同接待賓客。伯和與他們都已會過，

寒暄幾句，略坐一會，自往園中各處遊玩。這天雖是小孩彌月，算不得什麼大喜大慶，但俊人為著此事，已經營許久。一則因他這

位姨太太娶已十年，此遭還是頭生，不能不做些場面，以博她的歡心。二則雖然多用些錢，也是自己的面子，故此竭力鋪張，諸如

灘簧戲法髦兒戲新劇影戲等類，無所不備。因時候尚早，有些擔子送到，人還未來，惟有幾個新劇家卻來得很早，有的穿著破棉

袍，有的穿著醬油色的竹布長衫，正坐在布景帷中，咬瓦爿餅吃。看他們說說笑笑，好生得意。

　　伯和十分詫異，暗想聽說做新戲的都是些學界中人，良家子弟，因人民程度不齊，社會教育不廣，所以現身說法，要收那潛移

默化的效果，定是一班有心於世道人心之流。但這幾個新劇家，披頭散髮，不男不女，衣衫襤褸，還可說是君子固窮的本色，無如

他們舉動輕狂，言語粗率，一面孔邪氣，既不像讀書種子，更不像有心人物，所謂未能正己，焉能教人，看來教育社會，啟迪人民

一語，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己，焉能教人，看來教育社會，啟迪人民一語，無非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正想著，忽見對面廊下，日光映著

兩個人形。伯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兩個絕色女郎，正湊在窗櫺上，偷看那班新劇家。見了伯和，嚇得飛也似的跑了。伯和笑了一

笑，仍回廳上。這日午前來客並不甚多，大都是倪家親戚，以及幾個好友的內眷。俊人那位姨太太，今天打扮得花團錦簇似的，只

因避著風故而坐在曖閣內，有她要好的幾個姊妹相伴。二姨太太無雙，在行仁醫院中差人來說，有她要好的幾個姊妹相伴。二姨太

太無雙，在行仁醫院中差人來說，因身子不爽，不能前來。姨太太與她素來不睦，俊人也知她別有隱衷，因此並不相強。

　　如海的夫人薛氏，在諸家內眷中，素以能幹著名，俊人便請她招待女客薛氏帶著秀珍、秀英兩個女兒趕早先到，他與姨太太本

來相識，姨太太產後乏力，也將全權托付了他，因此薛氏呼奴叱婢，指揮下人，十分忙碌。秀珍姊妹得空便去偷看一班新劇家，不

料被一個有鬍子的老兒碰見，嚇得逃了回來。飯後來客漸多，到兩三點鐘之間，已是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，真有賓至如雲，高朋滿

座之概。那時灘簧髦兒戲新劇俱已開場，分設三處，以便各人隨意觀聽。秀珍姊妹，不消說得，自然專看新劇。秀珍今天又愛上了

一個做小生的新劇家，這人年約二十餘歲，面如敷粉，生得比金老五更美，惜乎不曉得他名姓，心中很為納悶。忽見適才那個老兒

同著俊人進來看戲，嚇得別轉頭去，不敢再看。俊人因記著前夜那個友人所說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，故此拖了伯和進來看個

究竟，原來戲中有一個江北車夫，與一個揚州廚子，沒事打諢，車夫使著江北腔唱空城計，廚子也打著揚州調唱打棍出箱，便算是

江北空城計，改良打棍出箱。俊人看了，幾乎絕倒，連說該死，重複走出外面，恰值外面來了一個闊客，趙伯宣在廳上陪著。那人

一見俊人，慌忙丟下雪茄煙，作揖道喜。俊人還理不迭道：「難得戈誦翁光臨，真乃小弟三生之幸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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